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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眼光像箭一样锐利

劳大弓饭毕后在花园里散步，正巧同冬
雨碰着了。冬雨笑着说：“不是冤家不碰头，
饭厅里碰不了头，花园里碰头了。”劳大弓大
约是做贼心虚，感到她话中有话，但又无法
立刻做出回应，只能怔怔不语。冬雨想缓和
气氛，提了个新话题：“你是营养学家，咖啡
到底有多大好处？”这个话题是轻松的，同营
养学专业又是对口的，劳大弓如数家
珍说了起来。冬雨又故意问：“北方人
喜欢大葱夹着油饼吃，南方人喜欢咖
啡和着面包吃，哪个有营养？”“大葱
同咖啡”这是搞笑性的材料，冬雨把
劳大弓的谈话兴致也搞浓了，他引经
据典，高谈阔论。

冬雨把他引出养老院，引进了大
岛咖啡室。劳大弓闻到了淡淡的咖啡
香，举目一望，吃了一惊。冬雨瞄了他
一眼说：“咖啡室里说咖啡，‘零丁洋
里叹零丁’，不是很有诗意吗？”“零丁
洋里叹零丁”是古人文天祥的一句诗
句。冬雨不是卖弄才学的人，也不是
半瓶子水晃得响的人，她引用文天祥
诗句是要把她的“零丁”的怨妇的怨
气发泄出来。劳大弓慌张了，手足无
措，原来出现在劳大弓眼前的是一盆蓝莹莹
的花。冬雨把他引领到昨天中午他同贺芳坐
的火车座边。冬雨抢先在贺芳坐的座位上坐
下，劳大弓只能在他昨天坐过的座位上坐
下。她笑着说：“请坐啊，座垫是软软的，不会
伤人。大岛咖啡室离养老院不远，你也来喝
过咖啡，也来———”冬雨故意留个空白，不说
下去了，空白处可填上“幽会”“会见”“闲谈”
“清谈”，让劳大弓感到自己像坐在被告席
上，冬雨是在审问他。她留下空白，是要他坦
白交待，主动填上个“幽会”，认错服错，可以
给他个改错机会。如果劳大弓要抵赖，填写
“闲谈”“会见”，冬雨会以“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的原则，判处他们的婚姻死刑，让劳大弓
立刻在她的视野里消失。劳大弓想到这里，
心怦然一跳，头沉了下去。他不想同冬雨往
来，但还想狡兔三窟，一旦同贺芳又泡汤了，
还有条后路可走。

落座后，冬雨马上补了一句：“你来喝过
咖啡，大约也来吃过甜点心，这里的甜点心

比咖啡出名。”劳大弓点点头，感到宽松一
些，马上就说：“我买单。服务员，菜单。”冬雨
说：“我已点好了。”把一张纸片交给服务员。
片刻，服务员送上三样点心：喜蛋酥、抹茶绿
豆糕、巧克力冰沙酥，红色的，黄色的，咖啡
色的，同前天贺芳点的点心一模一样。劳大
弓似乎感到他已在冬雨的掌控之中，无力应
战。冬雨笑眯眯地说：“吃吃我挑的甜点心，

味道好吗？”劳大弓吃了一口喜蛋
酥，说味道还可以。冬雨又指着巧
克力冰沙酥，要他再尝一口，劳大
弓无奈地又吃了一口。冬雨仍是笑
眯眯地说：“是否甜过了头？”直射
过来的眼光像箭一样锐利，要点穿
他的假镇静。劳大弓避开她的目光，
侧过脸看到了花架上那枝蓝莹莹的
假花。他很惊心，这枝假花是昨天他
与贺芳幽会的目击者，是无法推翻
的物证。
冬雨说：“你身边的那枝花碧绿

生青，很有生气，你看一看，是否值
得观赏一下？”劳大弓不吭声。冬雨
说：“现在秋天了，花都凋谢了，这枝
花怎么长得碧绿生青，你看一看，是
真的还是假的？”劳大弓被逼侧过脸

看了一眼说：“真的还是假的，看不出来啊？”
冬雨拖长了语调说：“你摸一下。是真是假就
知道了。”劳大弓心中不是在击小鼓，而是击
大鼓，咚咚咚地直跳，他已没有勇气举起手
去摸了。冬雨猛地站起来，伸出手去摸了一
下说：“干干的。硬硬的，假的，假的。我碰到
的怎么都是假的？”完了，完了。东窗事发了，
冬雨已全部掌握他同贺芳的幽会了。冬雨连
续说两个“假的”，是在宣布劳大弓的感情是
假的，是假情假意的，是一心两用的。劳大弓
瘫倒在椅子上，额上汗珠像米粒一样渗了出
来，脸色发白发黄了。他心中说，他同冬雨的
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冬雨问：“你知道吗？花架上的花叫什么

名字？”劳大弓说：“不知道。”冬雨含意深刻
地说：“它的花名叫勿忘我。”她的眼光中充
满着柔意和期盼。劳大弓原本以为她会把昨
日中午幽会的事捅出来，让他灰溜溜地滚
蛋，料想不到她来了个大逆转，以花名“勿忘
我”暗示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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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 ! ! ! ! ! ! ! ! #$%恢复传统杂技的演出

发生在上世纪 !"年代中期的一件事是，
程晋荣去世了。父亲的去世，成了程海宝心中
永远的痛。这一年，他只有 #$岁，快要从学馆
毕业了。那天晚上，程晋荣起床小便，一不小
心，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可不轻，程晋荣大
张着嘴，“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叶助霞慌了手
脚，急忙叫上几个孩子，七手八脚地将他送往
附近的医院救治。
程海宝得到消息，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他急急忙忙地赶往医院看望父亲，可为时已
晚，程晋荣因脑溢血，医生回天乏力，挽救不
了他的生命。程晋荣英年早逝，去世时只有
%&岁。他去世后，被安葬在上海联谊山庄。后
来，在安徽绩溪老家“入土为安”了。
程晋荣匆忙离世，程家深陷悲痛。家里的

一根“大梁”倒下了，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叶助
霞在运输公司找了一份拉板车的苦活儿，风
里来，雨里去，挣一点辛苦钱，支撑着偌大的
一个家，将几个孩子拉扯成人。程海宝还在学
馆学习，星期天学馆放假，懂事的他，回到家
里，帮着料理一些简单家务，有时候跟着母亲
去跑运输，母亲在前面拉，他就在后面用力
推。几个哥哥、姐姐，为了生活，不得不中断学
业，早早地参加了工作。'&&'年，叶助霞去世
了，享年 ()岁。程家 &个孩子将她与程晋荣
合葬在一起，完成了一桩心事。从此，程海宝
每年都要去安徽绩溪上坟祭祖，在父亲母亲
的墓碑前放上鲜花、水果，点上一支清香。几
十年来，年年如此。
往事历历，一幕幕浮现在程海宝的眼前，

每当想起父亲和母亲，他总是感到很伤感。
'&!!年 &月，秋高气爽的一天。经过 !

年学习，程海宝毕业了。进学馆学艺的 %"名
学员，到毕业这天只剩下了 *!名。其余 '%

名，有的因为吃不了苦而中途缀学，有的不具
备当杂技演员的条件，也离开学馆改行了。这
*!名学员坚持到了最后，成为上海杂技界的
一支新军。

'&('年 *月，周恩来
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在上
海观看杂技演出。同年 '+

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
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
陛下又一次在上海观看杂

技演出。周恩来说：“杂技艺术有别于样板戏，
也不同于其他剧种，左中右都能看。”共和国
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使上海人民杂技团有了
恢复上演传统杂技的机会，两次专场晚会表
演的节目便是《倒立技巧》《高车踢碗》《口技》
《古彩戏法》《快乐的炊事员》《锻炼身体，保卫
祖国》《蹬伞》《钻桶》《跳板》等传统中国杂技。
这一年，程海宝刚满 *"岁。他参加了这

两次意义非凡的演出活动，还有其他一些重
要的涉外演出活动。每一次演出，都展示了他
的艺术才华。

'&(*年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访
华之旅。对于这位美国总统来说，这可是一
次带有特殊使命的中国之行。访华期间，尼
克松还要到上海和杭州访问，在上海的时候
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上海公
报”。而就在尼克松踏上访华之旅的一个月
前，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准将
率领的 ',人小组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
技术准备。
北京，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第一站。'月

(日，黑格完成了在北京的工作，飞抵上海。
上海人民杂技团专门为这位美国将军准备了
一场演出。与其说，这是一次招待演出，那还
不如说是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演出，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程海宝是演出晚会的演员之一，和他一

起进入演员名单的还有程海光、周良铁、蒋正
平、毛震华、吴慧珍、张训导、谭代清、郑建清、
韩峰、毛振国、姚金虎等一批青年演员。黑格
尚未到达上海，演员们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招待晚会定于当天晚上 (点钟举行。地

点是上海友谊影剧院。当天下午，程海宝就来
到了影剧院，准备晚上的演出。
夜幕降临了，时钟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几

个小时过去了，黑格没有来到剧场。(点敲过
了，还是不见黑格的身影。怎么啦？程海宝感
到很奇怪，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也感到十分
奇怪。


